拖死国家主席刘少奇

作者于松然


1966年12月25日，北京红卫兵“三司”，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彻底打倒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凌晨，约5,000名红卫兵的人流，迅急地涌到这里，几辆安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上，插满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旗帜。在红卫兵和数万围观者的仰视中，一个头着军帽、身披军大衣、眼戴近视镜、仪表文质彬彬的青年人，即席发表演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口若悬河的他，以其极富煽动性的语音，激起台下阵阵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声。突然，高音喇叭中传出他声嘶力竭地呼号：

“打倒刘少奇!” 

这是全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蒯大富吃豹子胆了？事后人们知道，这是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毛泽东发出的“要公开批判刘少奇”的“最高指示”所导演出来的大作。于是，全国各地红卫兵们，纷纷学步北京，开始组织游行示威，亦步亦趋地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

刘少奇曾说过：“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听命于中央文革一心上爬的蒯大富等人，接过“拍马好”论，把枪口对准了“拍马好”论的发明者。这是历史的幽默？抑或历史的嘲讽？

原来，1966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代表毛泽东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这篇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激烈指责他们所代表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公然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路线。然而，在几天后的24日会上，毛泽东却对刘、邓“网开一面”。他郑重地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在25日会上，他又说：“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这种“打一把，拉一把”的权术，被御用精英们捧为“领导艺术”！
 
应该承认，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的理由是充足的。远的不说，从“解放”后开始，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三年多，接着便是1950～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1952年的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4年的批高岗、斗饶漱石和批俞平伯、斗胡风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运动，1960年的反后进运动，1963～1966年的“四清”运动，等等，制造了数百万件冤假错案，导致数千万人惨死，数百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千万人被打、抓、管、关和发配，无辜受株连一个多亿。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间，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从而为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这场悲剧的主帅，而刘少奇则是其头号帮凶。

毛对刘、邓“网开一面”的恩惠，一个多月中刘、邓竟无任何表示。长期在毛泽东手下工作的刘、邓，对毛的权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熟悉毛泽东的“二皮脸”，一张是“佛”脸，一张是“魔”面，在“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理论支配下，两张脸变来变去，交互使用，其“精神实质”难以琢磨。因此，他们对毛的“恩惠”釆取观望态度。但这在毛泽东看来，分明是大逆不道，分明是负隅顽抗，其“无产阶级震怒”可想而知。不用命令，善于察言观色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康生、戚本禹等人，便洞悉到“伟大领袖”的“精神实质”。

12月18日，在周、江的支持下，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司令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向他布置了中央文革小组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计划。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按计划扇风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按计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根据中央文革的布置，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报告。

红卫兵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按计划煽动起来。到25日，按计划由蒯大富带头，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喊遍全国。

毛泽东迅速表达了对红卫兵们的支持。12月28日他说：“现在看起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象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这样，毛泽东用天才的“阳谋”，完成了他“走群众路线”的杰作！

期间，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动员她“要与家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在中共伦理共识文化熏陶下的刘涛，为了自保，果然出卖生父，贴出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也来了个落井下石！

1967年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进来者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涂写了两条大字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姚文元在文的一条注释中明确写道：“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大人物”指的是刘少奇。这是中共官方喉舌报刊，第一次公开用不点名的点名方式攻击刘少奇。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派出动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1月6日傍晚，北京“三司”，成功地上演了“智擒王光美”闹剧。(详见第09章)

1月8日，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京革命造反派的讲话时，他振臂高呼：“我们要彻底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垮！”   

为了显示伟人的宽大胸怀，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毛泽东满面春风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苦笑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聪明一世的刘少奇，竟然以为毛不知这个骗局！ 

据报导，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姿态高雅。刘少奇则不识时务地、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使毛泽东犹遭五雷贯顶。他强压怒火，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阵子，火压了下去，终于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书名可以看出，毛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向他低头认错。 
 
由于刘少奇没有低头认错，遂被毛推定为死不悔改，批斗迅即升级。

1月18日，即毛找刘谈话后的第5天，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刘少奇办公室，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撤了刘的电话。 

3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之前的2月23日，毛泽东在对此文作些修改后批示道：“看过，写得很好。” 

戚本禹在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文章在揭露和批判刘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和刘说要当“红色卖办”之后，用匕首直刺刘少奇的心窝：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这篇经毛泽东修改和首肯的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悲愤之极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愤怒地说：“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卖办’？这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说着说着，“哇”地一声，一股鲜血夺腔喷出……退一万步论，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就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吗？就是反革命吗？这是什么逻辑？当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之时，造谣、诽谤、栽赃和诬陷，便成了马列毛革命者的必然选择，因而横行无阻。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对付对手的伎俩，刘少奇过去也曾多次使用过；令人哀叹的是，当别人又用这种伎俩对付他时，竟忿怒得口吐鲜血。可怜呀可悲！
 
反“二月逆流”后，党内右派溃不成军，实权完全操纵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手里。一些高层领导，倒的倒，垮的垮，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站出来为刘少奇开脱。然而，一个党外人士、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章士钊，自恃年高且曾有恩于毛，其养女章含之做为英语教师，又零距离服务于毛，毅然致信毛泽东替刘少奇讲情，却成了墙倒众人推中唯一侠义之举。章在信中说：

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不要打倒。 
　　
见信后，毛泽东当即回信如下：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随信附去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后，仰天长叹，对养女章含之说，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

4月10日，经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揪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高级干部做陪斗。

接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遭批判。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而早在1962年8月，曾赞扬过《修养》又面谕康生要刘少奇尽快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毛泽东，此时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赞扬这篇批《修养》文章的同时，还在文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号召全党批《修养》！

７月9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发起了“揪刘行动”。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这就是名震全国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去武汉。他前脚走，批斗刘少奇“大火”，便在北京中南海内外燃烧起来。毫无疑问，江青领了“圣旨”。

中央文革向北京各路红卫兵下达了批斗刘少奇的命令。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首先发出了《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image: 批斗国家主席 副本]
刘少奇做梦也没想到……



7月18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年近七十的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对此，曾亲临现场的人回忆道：“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斗他们的人。许多是秘书局的干部。（右图）

1967年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配发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声讨刘、邓、陶。而在同一天，大会后的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批斗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肆意谩骂和野蛮扭打。他的每一次辩解，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打断，他的每一次张口，都招来一本本语录本劈打，打得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办公室。 

经过残酷批斗的刘少奇，似乎有所醒悟。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正如章士钊所言，毛已“蓄意致刘少奇于死地”，无论他如何辩白或抗议，都没有用了。在中南海的小规模斗争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本敲打他的嘴和脸，喝令“不准放毒！”刘少奇的嘴也就从此闭上，再也没有作任何辩解和抗议。

刘少奇同其他挨批、挨斗、挨打的官员一样，到了无法忍受迫害时，才想起了《宪法》。在“一化三改造”中，在“反右”中，在“肃反”中，在大跃进和反彭德怀中，在“四清”中，甚至在文革初期的“横扫”、破“四旧”和“红八月”里对无辜者的抄、打、屠杀中，面对无数人挨批、挨斗、挨打、挨罚、自杀、枪杀，面对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试问国家主席刘少奇：你什么时候想到过《宪法》？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约束过自己侵犯人权的行径？你什么时候用《宪法》来规劝过毛泽东独断和暴虐？当然，人们不会忘记，你对“三面红旗”罪孽的良心反思，大胆地指责其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也不会忘记，你策略而谨慎地采取“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补救措施，缓解了毛泽东一意孤行给广大农民带去的饥馑和灾难！ 

从集体遗忘《宪法》到受害时才想起《宪法》，是一个令中国每个人都要认真反思的沉重话题。可惜，这种反思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没真正实现，许多人还在幽梦中酣睡！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一张废纸时，迫害刘少奇的行动紧锣密鼓地逐步升级。

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为代表的帽子不足以定罪，也不能令人信服，寻觅其他罪行便成了毛左派的当务之急。机会终于出现，东北有人揭发刘少奇曾被捕叛变过。1967年6月3日，以周恩来挂帅、江青、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负责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迅速成立。

据报导，为了查找刘的叛变罪行，专案组在东北三省查阅了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却一无所获。面对这种状况，专案组并不死心。他们把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名单、奉天军警宪特名单和奉天钞厂职工名单，编印成花名册，分发到东北三省各市、县、街道和农村，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并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找到了十多个证人。接着，他们展开了对证人的攻心战：在四个证人自杀未遂的情况下，依靠诱供、逼供和酷刑等刑讯手段，最终找到了几条刘少奇叛变的“根据”，终于完成了毛、周、江等中央领导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

为了证明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周、江领导下的专案组，批准逮捕了几个有关证人。其中，一个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另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两个教授均为重病在身的老人，又都在狱中的反复提审中审毙。据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披露，1967年11月9日，在江青等人圈阅的专案组审毙张重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张犯（笔者：张重一）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又据披露，在张重一咽气前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录音带录下了审问者和张重一临终前的对白：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张：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话没说完，张气绝身亡。）

“审斃报告”和“临终对白”，使人们看到了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的野蛮和邪恶。

1968年9月16日，刘少奇专案组（此前，刘、王专案组已分开）终于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江青大笔一挥，在《审查报告》上写下这么一段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周恩来批示说：“此人该杀。”9月29日，林彪在《审查报告》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专案组建议对刘处以极刑，但毛泽东不同意判刘死刑，却默认其他处置方法。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上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反对，成了一百多个中央委员中的唯一另类。

对于这段历史，著名传记作家是这样描述的：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什么叫“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作者迴避了。据报导：第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合计170人；其中，被毛、林、周和中央文革等认定为“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等罪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高达121人，占总数的71.2%，他们都被剝夺了参加全会的资格；在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仅占中央委员人数的41.2%；为了凑够党章“规定”的半数以上之数，便“依规”从候补委员中晋级10人，使中央委员人数过半，达到了50人；与会的中央候补委员19人，仅占应与会人数的26%，除10人晋为中央委员外，剩下9人与会。又据报导：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成员共133人，其中正式成员59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44.4%，而由毛泽东指定与会的非正式成员，高达74人，占参加会议总人数的55.6%。据此有人推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个非法的全会。在这个“非法的全会”上，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双开除了。

此外，著名传记作家在“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一段话中，有意迴避了专案组总负责人周恩来的大名。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时机，选定在1968年11月24日，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一天。这是一种“致刘少奇于死地”精神摧残。果然，听罢决议，刘少奇高烧40度！

1969年10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在重病之中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披着盈尺白发，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被武装押送到河南开封囚禁。又有报导说：“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到了开封，刘少奇陷于持续高烧之中。对此，《文革十年史》一书中这样描写：“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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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刘少奇最后27天的<监护日记>》一文披露：

“在北京特派员的严密监控下，在缺医、少药最后断药的着意安排下，在没咽气的前几天已经做好了火化准备的情况下，刘少奇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难以名状折磨和摧残。这位钦定不判死刑的国家主席，于1969年11月12日，在毛泽东默许下，在没有一个亲属在场的情况下，被拖死在开封囚室里。火化时，根据北京特派员的事先安排，执行者在火葬申请单‘死人姓名’一栏里，将刘少奇名字改称为‘刘卫黄’，而在‘申请人’一栏里，又冒充刘少奇小儿子刘源，填上了‘刘原’两字：执行者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共官方设计的‘历史’纪录！”(上图)

当接到刘少奇死亡报告后，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自作孽，不得活！”

历史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株连刘案或为刘鸣不平而被逮捕法办的有28,000多人；被批、斗、开除党籍和撤职下放的达十万人以上；令人遗憾的是，因刘案被处决的人数不详。笔者不得不拾遗补阙：仅在本书第18章“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血案中，记录了因同情、支持刘少奇、高呼“刘主席万岁”的福建农民，有21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12人被逼自杀身亡，8人被打伤致死，还有为数不详的“犯人”妻子、母亲，被逼自杀身亡；在第19章“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中，记录了陆兰秀、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等四人，因替刘鸣不平而惨遭处决的经过。

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惨死，有人在《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中写道：“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但笔者认为，中国人应为这种悲剧默哀！

笔者还认为，中国人应当从刘少奇的悲剧中看到：他的“反动路线”是他曾一度对冷酷无情的毛泽东思想做过微不足道的民主化反思；他的“修正主义”是他曾一度对残忍暴虐的无产阶级专政做过无足轻重的人性化修剪。因此，中国人应当记住：刘少奇的这些“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曾给苦难中的人民帶来过短暂生机；尽管他不可能会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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